
八月十五枣落杆
������俗话说“八月十五枣落杆”，这话一
点不假。 临近中秋，回家看望父母，午饭
后我们兄妹几个来到后院的小菜园，欢
声笑语中硬是把一棵小枣树的果实晃了

个精光。 身强力壮的弟弟摇晃着那棵小
枣树，红的、绿的、绿中夹杂着红色的小
枣像一个个冰雹落下来， 它们落在草丛
里，落在旁边的水缸里，落在我们事先准
备好的油布上，落在我们的心田上，也落
在我们对童年美好的记忆里……

说起这棵小枣树， 可真是一棵幸运
的枣树。前几年，父亲在旮旯砖缝里发现
了一棵枣树苗，只有几片叶子，可看起来
生命力顽强。 父亲把它移植到土壤松软
又向阳的小菜园里， 后来几乎忽视了它
的存在。没想到枣树苗茁壮成长，竟一天
天长高了。据父亲讲，这应该是吃剩的枣
核发了芽，所以他也倍加珍惜，说三五年
之后，看结的果子会不会很甘甜，如果味
道好就好好培育它。 没想到父亲的愿望

还真的实现了， 去年小枣树只零星结了
几颗小枣，等到成熟季摘下来品尝，还真
是一点不减当年的美味。

今年春天， 小枣树上开满了繁星般
的白花，然后就是硕果累累了。每次回老
家，我都会去看看它，每次看到树上的小
果子仿佛一个个小精灵般在阳光下闪烁

着绿光，随叶飘动的瞬间，美丽的小身影
总会让人垂涎三尺。

看着油布上一个个闪着光亮的小

枣， 就想起小时候站在爷爷家那棵枣树
下， 我们一个个小馋猫仰起脸向树上投
去那贪恋的目光，我们时而用小石头砸，
时而用竹竿敲打，也会很多次空手而归。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甘甜可口的枣
味足以让我们回味一生。

如今的我们，物质生活丰裕，精神文
明犹如和煦的春风， 我们犹如那棵幸运
的枣树，阳光水源充足才得以硕果飘香。
有时会不禁感慨：幸福就是如此简单！

（李玉霞 市经济开发区高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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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长寿
———写在母亲 94岁生日之际

������八月十六，是母亲 94 岁生日。
母亲生于上个世纪 20 年代周口郊

区一个农民家庭。 我见过母亲年轻时的
照片，皮肤白皙，面容姣好，双眸有神。

母亲非常孝顺。 我小的时候，爷爷
奶奶、父亲母亲，再加上我们姐弟，一家
十口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生活。 逢
年过节，母亲总把好吃的东西先给爷爷
奶奶吃。 吃鸡子，母亲吃鸡肋，那东西食
之无肉，弃之可惜，但母亲说她喜欢吃。
若干年后，爷爷奶奶去世，有一年中秋
节吃鸡子，我夹起一块鸡肋放到母亲面
前，说：“妈妈喜欢吃。 ”母亲笑得噙着泪
水，说：“傻孩子，那不是想让你爷爷奶
奶吃好的吗！ ”

母亲很善良。 我有一个姑姑，是爸
爸的姐姐。 姑姑命运多舛，第一任丈夫
因病去世后， 她独自一人到郑州做保
姆，挣的钱都寄给我们，贴补家用；第二
任丈夫是退伍军人，后分配到郑州国棉
厂当工人。 上世纪 60 年代姑父回到鹿
邑农村，姑姑也跟着到了农村。 那年代
农村很苦，生活条件极差，姑姑身体不
好，又无儿无女，每到春季青黄不接，姑
姑总是到我们家住一段儿，直到粮食打
下来再回去。 多一口人多一份负担，但
母亲毫无怨言，待姑姑很好 ，母亲扯布
做衣服，总也要给姑姑做一件。 姑姑待

我们姐弟也如自己的亲生孩子，我们家
人穿的鞋子，都是姑姑一针一线做的。

母亲勤劳节俭。 上世纪 60 年代，我
家有一台缝纫机，我们全家人穿的衣服
都是母亲做的。 母亲心灵手巧，会裁剪
会缝纫，连一些邻居的衣服都是母亲无
偿给他们做的。 母亲白天上班，晚上做
衣服，常常熬到半夜。 母亲给我们做可
口的饭菜、合身的衣服 ，有的衣服尽管
不是很新，但都很整洁 ，就连打的补丁
都是方方正正的。 母亲还把父亲穿的旧
衣服翻新给我穿 ， 但总是洗得干干净
净。

母亲没有上过学，讲不出大道理，但
她用一颗善良朴实的心，用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看待生活中的人和事。 母亲
一生慈悲为怀，与世无争，不怨天尤人，
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这也是母亲长寿
的原因之一。 母亲性情温和，以诚待人，
与邻居与家人和睦相处。 母亲的言传身
教和由此形成的良好家风，对我们甚至
下一代都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 现
在，母亲子孙满堂，重孙、重外孙都有 10
个了，每逢给她老人家做寿 ，全家几十
口人聚在一起，母亲总是高兴得合不拢
嘴，脸上乐开了花，享受着天伦之乐。

（王爱民 周口仲裁委员会）

搭棚房
������近些年来，农民富裕了，纷纷在城里买房子。 儿子的心早已
动了，我也从学校退休了，他跟我一商量，顺应潮流，在县城瞅便
宜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且七楼送八楼。 虽然上楼无电梯累
些，城里也算有了住房。

几年过去了，攒了钱，才开始装修。 可数万元的装修，经过雨
季，八楼平台渗水，七楼平台上墙皮全脱落下来。 唉，真是怪心疼
人哩。 无奈，欲在八楼平台上搭个棚。 有朋友便推荐一位在县城
专业搭棚的。

这位搭棚的来了。 中等个儿，瘦瘦的身材，穿一身褪了色的
灰装，黑黑的脸膛透露出淳厚和朴实，说话低慢平和，彬彬有礼。
他姓王，我叫他王师傅。我领他到八楼平台，说明我的打算。他量
了量长宽，记下数字，说了价格。我无异议。于是说好第二天上午
上料搭棚，就告别了。

第二天上午王师傅早早来了，还领一个漂亮年轻的小伙计。
这个小伙计有二十多岁，白嫩的皮肤，穿着可体、整洁，好似位学
生。 他们一起把工具拿上八楼平台，王师傅指示伙计下楼，他在
平台上绑上绳，另一头松下。伙计在楼下绑料，王师傅往上提。仅
提两次，捆钢管的短绳就断了一股。 王师傅大声喊他的伙计：“把
短绳换掉！把短绳换掉！”可提上来的钢管还是用断股绳捆的。王
师傅有点生气，喊声更大了：“把断股绳换掉！ 听到没有？ 把断股
绳换掉！ 听到没有？ ”我看他有点生气，就说：“刚才喊话，他没有
听到吧？ ”他叹口气说：“啥事都是这样，说多少遍，好似没听见。
这么高，多危险呀。 ”

大概半个小时，材料都提上来了。 王师傅重新量了量尺寸，
忙着下料，伙计打下手。 在操作过程中，王师傅要啥，伙计应递上
啥，但伙计数次递错了。 王师傅耷拉着脸，不热不冷地说：“我需
要这个吗？ 你也不动动脑子！ ”伙计一声不响，脸红来红去。 我心
想，这种简易工程，眼见就会的活儿，咋还需要学呢？
仅十一点多，棚房就搭好了，好似两间屋，还有门，我较为满

意。叫王师傅于七楼，端上茶，说了些感谢话。我想到被他吵来吵
去的徒弟，遂问道：“这个徒弟你怪用心教哩。 ”他有点不好意思，
说：“让你见笑了。哪是什么徒弟，那是我妹夫。出去打工二年了，
都没有挣到钱，这才跟我学哩。 上了多年的学，知识是会得多，但
就是手跟不上，昨天干的活儿，今天再干就忘了。 ”我十分诧异。

王师傅喝了茶，我付了款。 送到门口，碰到他的妹夫往下运
工具。 我脱口问道：“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 ”他脸一红，头一扭，
不好意思起来。

我也不好问下去了，愣愣地站在那里，目送他们，心里默默
地反思：一个大学生，空有一肚子知识，在工作中却不会动脑，不
懂思维。 而作为教师，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该教给学生吗？

（胡增亮 鹿邑县任集乡中心校）

杂 思
������翠微宾至，素衣皆染松云；鹤唳声残清月夜，斗室遍地是残
书。 洗心涤虑，净手焚香，理茶具。

烹茶有三沸，如苏轼《试院煎茶》：“蟹眼已过鱼眼生，嗖嗖欲
作松风鸣。 ”所言“响松风”、“现蟹眼”后便开始分茶，茶碗里沫细
白如攒雪，喝得三碗直觉唇齿回甘，两腋生风。 不觉兴致高昂，与
友人笑谈趣事心得。 焰动风过，通室明暗，宵深色丽，友人兴起插
花留念。 择做旧胆瓶一只，枯枝几枝高低交错，浅花一两佐饰，简
即是繁，无便是有，倒也素净质朴。

山河壮哉我志高昂， 静里闲趣养我性灵。 不由感慨荣枯得
失，上天安排，如浮云过太虚。 肝肠煦若春风，气骨清如秋水，纵
■岩险途，囊乏一文，亦徒广胸中之丘壑，增未转之远图。

谁人无蹉跎！ 何必唏嘘哀叹！ 到底大好时光大好青春，襟怀
疏朗，壮心勃勃，历险穷幽闯出天地，自有我一番道理。

（杨颜如 郸城县老教委家属院）


